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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气、歌谣和民俗里的“四季江南”

 12版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回望中国电影百年、电视剧六十余

年的历史，那些高光时刻都离不开和文

学的携手共荣——从《红楼梦》等四大名

著到《祝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再到

《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近年来，原创勃

兴，网改逆袭，严肃文学的影视化转换遭

遇某些瓶颈。或因题材恢弘难以驾驭，

或因天生缺少基础“粉丝”不被影视市场

看好，或因改编周期长资金负荷重等。

正当需要有一部扛鼎大剧为严肃文

学影视转换“提气”时，2022年的开年大剧

《人世间》诞生。这部剧引发的全民追剧

热潮，达到了近年来少有的“天花板”高

度。一流编导演以专业换来信任的改编

使小说原著的影响获得极大扩容，也引

发了我们对于文学原著影视改编的重新

思考。

我以为，在未来选择严肃文学进行

影视改编时，需要以下三重对焦：

改编要和现实属性、民族符号对焦。

中国故事、中国梦始终是影视创作

的主题词。近几年由文学原著改编而来

的一些剧集，较多是截取了历史的断面，

赢在“话题”。如婚姻、育儿、养老、啃老、

住房、职场等等。须知，记录时代、凝聚

了全社会集体情感的现实主义IP才是真

正的大IP。这些文学作品恰恰是去话题

存人生经验的。正如王海鸰改编《人世

间》时说的，这部作品表现的不是一个横

断面的生活，而是纵横几十年，有叙事原

点、历史纵深感的一种生活。叙事原点——

共和国昔日的工业重镇，改革开放后经

济落后，几十年不变的棚户区光字片。

生活在那里的不是普通工人就是下岗工

人。工人家庭生活的艰辛，老工业基地

的阵痛——在50年漫长的历史中，这里

的人没有向生活低头。周家三兄妹出了

市委书记、大学教授，他们为国效力，也

有一心守护小家的周家“老疙瘩”周秉

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地守护

着光字片“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光

子片代表了民族精神符号。“大家”和“小

家”组成了社会，充满了中国式人情。

大哥秉义一心为大家，弟弟秉昆一心为

小家，和睦的家庭和一家兄妹的命运正

是今天值得去尊重和回望的历史。这是

小说家一种成熟睿智的思考，如米兰 ·

昆德拉所说，“发现了小说应当发现

的”。除此之外，小说原作提供的故

事、细节、人物，都有别于那些宏大叙

事和日常叙事相割裂的作品，在长篇小

说中亦不多见。

《白鹿原》的小说原著也提供了现实

属性和民族性格符号。和《人世间》中老

工业区光字片相映成趣的是，《白鹿原》

是以关中平原的“仁义村”白鹿村展开。

这一叙事原点是一片有浓厚的关中风情

的土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惊

心动魄的人间悲喜剧。朱先生对传统道

德的坚守，白嘉轩的勤劳与自私，鹿子霖

的望子成龙，白孝文的情感波折，白灵投

奔革命，黑娃被迫为匪，鹿兆鹏追求理

想，鹿兆海舍生为义，演绎了两个不同家

庭子孙的曲折人生轨迹和命运归宿。作

品的厚重在于展现了古老的土地在阵痛

中颤栗，但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在洗礼中

得到了传承和变革，重新改写旧体制和

生产方式，这片土地就会迎来明媚的阳

光。丰沛的文学滋养，自带的厚重——

有了原著的史诗品质，打造影视史诗的

目标变得不再高不可企。

改编也要和当代社会价值、审美趋

向对焦。

艺术虚构的最高形式并非故事，而

是人物。《平凡的世界》中，在面对现实压

力和人生抉择时，孙少平兄弟依旧坚守

最初梦想和对爱情执着的追求。上世纪

70年代，自尊好强的高中生农家子弟孙

少平，与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相爱，后

郝红梅转爱家境优越的顾养民。倔强的

少平回乡劳动，在经历了大旱、抢水、死

人的事件后，断然拒绝侯玉英以进城为

诱的追求，远离故土，漂泊揽工。哥哥孙

少安初中毕业就在家里劳动，与村支书

田福堂的女儿田润叶青梅竹马，遭到田

福堂的剧烈反对。最终少安娶了勤劳善

良的山西姑娘贺秀莲，转型开办了烧砖

窑，走上了致富路。有不少读者说，在困

难的时候有一本《平凡的世界》相伴就有

了将路走下去的勇气。

《人世间》中的秉昆尝尽人间冷暖的

生活滋味，身上却有着满满的中国式的

情义。他对小家充满道义担当，遭遇了

那么多挫折，出狱以后，和原来的好朋友

们一起开搬运公司，重新找回自己。编

剧王海鸰说，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开放程

度，周秉坤的价值观应该能够被大家所

接受。事实的确如此。写出底层小人物

通过努力实现逆袭，体现社会正能量，引

起人们共情，是小说原著也是影剧改编

共同的创作秉持。

《装台》里的顺子作为一个底层打工

者，无论别人怎么看待他，他都认为装台

是一份和艺术有关的活计，尽职尽责，吃

苦耐劳。前妻所生的孩子引爆家庭纠纷，

和现在的女人又是一个酸甜苦辣故事。

人来人去，所寄居的城市，城中村一次次

传来拆迁的消息。不变的是顺子做人做

事的责任和担当，日子还得开心地过下去。

《平凡的世界》《装台》《人世间》中普

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他们努力改变自

己。中国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正如《人世间》的一句主题歌词：“草木会

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

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

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这些小

人物的逆袭，正是当代社会倡导的主流

价值，也是能够吸引全域观众追剧的魅

力所在。

改编还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

选定严肃文学IP进行影视化转换、

扩容是一种再创造。文学长于对时代人

生进行深刻思考，在语言、形象、讲故事

方面也有优势。影视是综合艺术，其表

现力无可比肩，且拥有空前强势的传播

平台。在改编的时候不应该把积极的文

学精神剔除，这不现实也不理智。但是

也应该看到，具有一流文学元素的小说

不能和一流的电视剧划等号。有些作品

改编后甚至在收视上遭遇滑铁卢，固然

可以责怪市场，责怪观众趣味，但更应反

思的是对于影视文学性的认识。在要求

影视剧具有文学品性的时候，不能忽视

影视在承载文学性方面有其自身的艺术

规律。文学性进入电视剧不是主导，而

是服务。这种服务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构

建在影视剧先天有的规范和功能内。如

果过分强调原著的文学性而忽视影视自

身的表达方式，就是原作者亲自改编也

未必尽如人意。将文学原著改编成影视

作品时，如果充分考虑到后者的艺术特

性与规律，哪怕牺牲部分原著的文学性，

也会在影视作品中获得新的属于影视的

文学性。应该承认，文学性仅仅是构成

影视剧的一部分，只有把荧屏效果作为

创造的最终目的，才可以使编剧将文学

性优秀的作品转化为视听形态，才可以

产生优秀的影视作品。

回到《人世间》，编剧王海鸰强化、渲

染着剧集的“过年”，她认为，过年被赋予

的意义在于既是周家一家人对团聚的渴

望，也是展示国家与时代突进的窗口，而

“六小君子”每年初三的聚会，也是时代

和人情变化的记录。同时又通过和导

演、原著作者沟通，最后决定把原著“改

暖底色”。梁晓声通过小说《人世间》表

达对人物命运的深切的同情和现实的种

种不堪，具有现实主义深度。但是影视

作为可视的形象是直接给观众的，没有

小说那样大的空间去思考，没有不确定

性。让人看到好人有好报，这也是一种

观众期待。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

的改动。电视剧《人世间》后期的形式转

换和编码重译也做得很用心。除了演员

对角色的出色演绎，剧终，恍若隔世的光

字片棚户区置景，嘎啦嘎啦自行车链条

的音响，如怨如诉的主题曲“世间的苦

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甜啊，走多

远都记着回家”余音袅袅，极大提升了小

说原著的审美空间。

重新思考什么是属于影视作品的文学性
——谈谈严肃文学的影视改编

范咏戈

青春怀旧剧，是近年来国内荧屏上
出现的一种新类型。受海外剧《请回答
1988》热播的启发，创作者们陆续推出
《我们的青春期》《我的青春遇见你》《风
犬少年的天空》《棋魂》《光阴里的故事》
等一系列剧作，以一种回望的姿态，依
托有据可考的历史年代和有迹可循的
地域空间，打造“历史照进现实”的青春
记忆故事，将青春与怀旧共冶一炉。

我们可以把青春怀旧剧视为由青
春偶像剧分支出来的亚类型。而相比
近年来日益甜宠化的偶像剧，青春怀旧
剧更具柔性的文化力量，同时能在叙事
中嫁接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历史风貌，
构建观众的集体记忆，激励年轻人追求
青春激荡的奋斗热情，构成国产电视剧
行业的基本底色和多样性特征，尤其那
些匠心独具的作品，其优长与不足，都
能为行业发展提供富有参考价值的经
验，让更多“小剧”原创者收获更多的经
验，拥有更强的信心，利用好并不充裕
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化“匠心”为“小而
美”的探索。

青春怀旧剧的积
极面向：锐意进取与守
护传统并行不悖

青春怀旧剧极为考验创作者。“青
春”和“怀旧”，是一组看似矛盾的名
词。“青春”意味着自由、理想与新生活，
而“怀旧”则往往代表对过往的追念守
护，大部分同类型剧作以前者为主，后
者为辅——新生活充满变动，才会回想
旧时光的美好，而即便回忆再美，也不
可能回到旧时光——这是一般青春怀
旧剧的常规叙事路径。

包含《请回答1988》在内的“请回
答”系列中，每部剧集都涉及一个特定
的年份和地点，无论1994年的新村合
宿所、1990年代末的釜山或1988年的
首尔市道峰区双门洞，都可看作青春记
忆深处的一处秘密基地，这处基地的破
败和消逝则意味青春记忆的消散。

或是受到该系列的影响，曾导演
《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张一白在时隔22

年后执导《风犬少年的天空》，也将曾经
擅长演绎的青春校园换成重庆的街巷，
并营造出浓重的怀旧氛围，而剧中那群
高三的孩子，最终也只能以挥手告别作
为结局，离开自己熟悉的母校和故土。

而不久前收官的《光阴里的故事》
（简称《光阴》），围绕上世纪90年代青岛
国营自行车厂厂区年轻人的情感生活和
事业奋斗展开，在延续这一类型脉络的
同时，做出了更新类型语法的尝试，值得
作为典型案例来进行分析。《光阴》用细
腻的情节和有说服力的人物来证明：
“怀旧”未必是对现实的逃避，而“青春”
也可以通过锐意进取来守护传统。该剧
实打实讲述了一个关于国企转型时期守
成及创业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
把新生活和旧时光同时安放的故事。

男主人公毕来福在全剧中是最坚
定的理想主义者，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出
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抉择：为早日成为
家庭的顶梁柱放弃高考；为支撑即将倒
闭的工厂，放弃了初恋女友和名企高管
的诚意邀约……在观剧过程中，笔者一
度怀疑，男主人公的英雄光环是否过于
明显？直到来福在师傅下岗后背负企
业重任，却遭遇众叛亲离。他变得隐忍
沉默，忍不住抱怨了一句：长大了怎么
这么烦啊！这句台词如果搁在其他青
春剧中，可以成为贯穿始终的“少年不
知愁滋味”，但是在《光阴》中，是极富现
实意义的“愁滋味”，从毕来福到毕主
任、毕厂长，男主人公一脚深一脚浅地
长大成人：无法理顺的人情世故，无从
辩解的误会纷争，以及无法卸下的责任
重担……这恐怕才是成人世界的真实
样貌。毕来福这一角色因其成长轨迹
清晰，从而具有可信度。他有其正直无
私的时刻，也有狡黠、曲意迎合世俗规
则的一面；他既是理想主义者，也深谙
现实生存智慧；他锐意革新进取、学习
新事物，但对事业守成，继承传统，又比
谁都固执。来福坚持认为：守住飞翔自

行车厂就是守护住美好的青春记忆，而
这种“向前看”并不意味着抱残守缺，而
是追求“病树前头万木春”的人生境界，
这也为青春怀旧剧的立意找到一种较
为新颖的解读方式。

青春怀旧剧的日
常现实主义基因：散文
式表达，群像式书写

青春怀旧剧的另一重创作难点在
于，这一类型具有日常现实主义的基
因，在处理戏剧冲突时，需采用散文式
戏剧结构，规避肤浅、过于巧合的外部
冲突，而是在种种人物细节之间寻觅稍
纵即逝的日常性戏剧冲突。
《请回答1988》的可借鉴之处在

于：无论戏份多少，每一角色均有细心
勾勒的人物画像，并以丰富、细腻的细
节构成复调式的人物群像。不仅女主
人公德善的父母和兄弟姊妹，包括她的
小伙伴们及其各自的家庭，均因有完整
且各具特色的成长线而生动鲜活。至
于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并未刻意以高光
聚焦，仅将其作为少年至青年成长过程
中的一部分，无论酸涩还是甜蜜，均构
成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相较而言，2021年出品的《乔家的
儿女》，虽也有着《请回答1988》类似的
“生活流”及特定地域场景，也重点讲述
年轻一代人的成长，但过于突出原生家
庭的严重缺陷：童年丧母；和嗜赌成性
的“污糟爹”朝夕相处；三丽小小年纪遭
遇成人猥亵……当故事往“狗血”发展，
极端的物质匮乏扭曲亲情人伦，“青春
成长”转变为“惨中求生”,更无暇顾及
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意味着和普通
观众的经历渐行渐远。观众的体会只
剩下“血压上升”，而不是“热血沸腾”，
这样的青春也就失去怀旧的意义，作为
家庭伦理剧来看倒无妨。

一旦摈弃过于狗血的恋爱情节，摆
脱偶像剧“恋爱脑”及“美强惨”的主人
公设定，青春怀旧剧就有可能在历史与

现实的场域寻找更接地气、更有生命张
力的戏剧冲突。《风犬少年的天空》涉及
现实生活中下层百姓的生活艰辛和挣
扎，但该剧收获观众好评后，主创者并
未耐下性子，深耕这一剧作最具价值的
日常现实主义基因，而是迫不及待转战
大银幕——续作电影《燃野少年的天
空》走向夸张癫狂的青春歌舞片路线，
观众的失望溢于言表。
《光阴》对《风犬少年的天空》有所

继承，同时摒弃《风犬》一剧中的青春悲
凉底色，呈现出更为积极、乐观的一
面。将青春成长与改革开放转型期国
企奋斗求生存的创业故事揉捏在一处，
或许让人看到《大江大河》或《山海情》
的影子，但其落脚点仍在“青春成长”这
一主题，且结合两代人的冲突与合作，
仍不失鲜明的类型特色。这将提醒其
他同类型题材创作者：怀旧的年代不见
得只是甜蜜青春的边角点缀，如能将老
少两代人的情谊、观念传承作为戏核，
将青春热血、锐意进取同坚守故乡、保
住历史基业这一进一退两股力量搓成
一根绳索，青春怀旧题材有望成就一个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中国当代故
事。年轻演员需在这样的作品中打磨
掉原有不切实际的偶像光晕，在鲜有误
会、巧合、狗血虐恋的情境中踏踏实实
演绎平淡日常生活，在纯真校园之外的
“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并给予同龄年
轻观众以正面、积极的价值引导。

青春怀旧剧的影
像误区：以失真滤镜表
达诗意

影视界有项约定俗成的认识：电影
重视氛围塑造，而电视剧重视对白设
计。而近年来，这种成规似不再准确。
影像语言的诗意呈现不分屏幕大小，言
情、抒志的氛围感营造在原本对白偏密
集的电视剧艺术中日渐占据更重要的
篇幅。国产电视剧行业对电影感氛围
塑造的企图心，已成一股潜在的美学目
标，也深刻影响着青春怀旧剧的影调设
计，但偶有过犹不及之处。
《乔家的儿女》精准还原了南京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和日常器

皿，老一辈观众对此赞不绝口，但也还
有观众挑剔该剧的场景“搭建感”过
强。《光阴》为了维系观众对青春剧的常
规类型认知，则有心或无意中用力过猛
地营造青春和怀旧气息兼具的光影氛
围，被观众一再吐槽“滤镜失真”。青春
怀旧剧对影像的诗意追求远超其他剧情
片，因此，对光影、布景、道具的设计和选
用，可谓“增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

事实上，“诗意氛围”有时不在于滤
镜，优秀的青春怀旧剧能以颇有巧思的
影像修辞取胜。每一处场景——例如
筒子楼、小街巷、阁楼，每一件带有岁月
痕迹的日常用品——例如红白游戏机、
随身听，还有方言、地方美食……这些
既是重要的记忆证物，也是影像修辞的
有机组成部分，即使没有滤镜加持，也
不能遮掩其光晕。倘若编导把握住这
些亮点，放弃那些虚浮空洞的滤镜与布
光，相信“青春”加上“怀旧”元素的剧集
依然可以呈现更为上乘的艺术质量，成
为观众的心头所好。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新生活+旧时光，青春怀旧剧的新语法
周倩雯

 《光

阴里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

关于如何把

新生活和旧

时光同时安

放的故事

南京路上“四大”：
中国近代商业建筑先驱

不论生活怎样，
先拿起爱的号码牌


